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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在台北就住在花園新城的山上，關於小孩的幼稚園，總是很自然地認為就讀森幼（我們山上的森林幼稚園）吧！森幼的前身是新城媽媽自己出來組織的幼稚園，後期則有我們輔大山社的諸多學長姐的投入辦園，讓小孩在大自然的環境中玩耍長大，這也的確符合我對幼稚園的期望－「快樂建康地玩耍與學習」，所以我也極為認可森幼的辦園理念。
等到小孩二歲半時，我因工作加重，實在需要援手，讓小孩去接觸外在的環境，於是有了讓小孩提早進入幼稚園的念頭。初一詢問森幼，因小孩未足三歲無法入園。我轉而詢問新店附近的幼稚園，找來找去，許多標榜美語教學的全不在考慮中，因為學美語不是我要的目標。二樓以上的幼稚園，因全在空調的教室，沒有足夠讓小孩活動的空間，我也不列入考慮。
有一天，正好進入一所標榜採用蒙特梭利教育理念與方法的幼稚園，我看園內親切的老師與可愛的孩童笑臉，心想就試試看吧！初期，小孩的確因為陌生與恐懼而有近一星期的「拒絕入學」的經驗，我總在心理責難自己，真是個壞媽媽嗎？也在心中疑惑，真有這麼嚴重嗎？為何每天要哭著入園？還要像無尾熊般緊扒著不放呢？
於是，我對自己說就觀察一星期，一星期後再來評估狀況。就在這一星期間，我每天與小孩說再見後，小孩哭著入園後，我還是在附近徘徊，我還在注意小孩真正入園後的反應。後來，我發現我的小孩常常在前一秒哭著不要進園，後一秒轉身進入園內隨即與同學高興地玩在一起。每天，我去幼稚園接小孩時，總是看見小孩快樂的身影飛撲向我，得意地聽見師長們讚賞的話語；每每我還在與老師們詢問當日狀況時，小孩也還在園內留連玩耍，也沒急著要離開。我總是每日回家時先詢問：「明天還要不要來幼稚園？」，他們總會說：「好哇！」
但隔天的入園時，總又會循環地來一場「十八相送的哭調離別記」，每每讓我擔憂不已。但若說不喜歡幼稚園，又不是這種情況。甚至，我們惟仁有一位很棒的廖老師，每次跟我報告他們兩兄弟又有何驚人之舉！從老師觀察與紀錄的言詞中，我知道她們付出了大量的精力與時間，用來觀察小孩的成長，不然無法貼近每個小孩的個性與特質，那樣精確地對父母們解說小孩學習的狀況，我實在極為放心與高興，因為這是難得的好老師與辦得不錯的幼稚園。
但是，我也知道這種辦園理念也很辛苦，因為不斷得跟家長解釋為何幼稚園內沒有美語課程？為何幼稚園內沒有教會小朋友寫ㄅㄆㄇㄈ？為何小孩們沒有明顯的上課成效？為何訓練小孩手指的肌力是讓他們數綠豆呢？為何讓他們一再重複某些教具就是為了培養耐心呢？其實，對我來說，任何成效都是其次，我只要我的小孩每天快快樂樂的成長，高高興興地進入幼稚園，也高高興興地放學回家。
當我們於2003年初決定搬回德國時，我為了方便起見，也真的只要再就讀約4個月的短期幼稚園（從2月到5月），我們就要離開了。於是，我就讓他們兩兄弟回到當時的森幼就讀，但很明顯地轉變是：小孩兩人明顯地出現很多推人、打人、搶奪東西的暴力行為，幼稚園內也是一片熱鬧喧嘩的景象，許多生活常規的
也不被要求了。
當時我很意外，很難想像為何對幼兒教育的「理念」與「執行」的差距如此地大？當時我去信園內質疑，園方老師們頗為驚訝與受傷吧！而我粘學長談過後，他表示這是小孩「放毒」的現象，這是在一些受到傳統與壓抑的教育方式中，被強迫學習，而後來到自由地環境，理所當然地釋放出一些積壓的毒素所致，每每會造成一段時間的放毒，等一段時間後他們應該會調適出更適當的行為來。
當時這種論點與解釋，我很無法茍同，但我不知如何去反駁。我心想：「小孩的學習怎會放毒？」，「以前的學習若沒有錯誤怎會有毒呢？」，不同尊重小孩的態度，對生活常規的要求就是「壓抑」嗎？我深深地疑惑著。
等到我來到德國生活這二年來，我不斷去觀察每位家長對待小孩的態度，每位老師對待小孩的行為，比較德國小孩的成長過程。我發現絕大多數的德國小孩，從小就有明確生活常規的要求與訓練，如一歲左右絕對開始的飯桌訓練、吃飯被綁在學習椅上直到吃完才下桌；小孩不可無理取鬧，小孩必須學會接受父母說「不」的答案，以及每天固定時間上床睡覺等。
想想看，當他們從1歲起，被迫做到3歲進入幼稚園時，每個小孩都知道「吃飯就是坐在飯桌上，安靜吃飯，吃完才離桌」的基本禮儀。以及，父母說「上床睡覺時間到了」就絕對沒有打折扣餘地的態度，這種最基本的「吃」與「睡」的常規學習，就成多數小孩學習規範與禮儀的第一課。往後，當然還有幫忙拿碗盤排刀叉，幫忙收拾桌子，幫忙整理家務等要求，因著小孩年紀越長，被要求分擔的工作也就越多。
◆餵養小孩的態度差異
以此來回顧我的童年與台灣多數家庭的教養態度，從小我奶奶總會說：「以前，小孩是不准坐大桌吃飯的」、或是說「以前都是先由客人與主人們先在大桌吃飯，等到大人們離席後，才是小孩上桌吃飯」。所以，我奶奶的觀念裡總不認為小孩需要在飯桌上培養禮儀，只要長大了再上飯桌即可。
因我的爸媽都是公務員，我們都知道我家三兄妹都是由奶奶「一口一口餵大的」，生活起居都是由奶奶一手操持起，所以我家奶奶也總會不時唸起：「起前，我老哥一定要拿著大鍋來餵，用小碗來還不吃呢！」。等於說，完全沒有所謂的飯桌訓練吧！
等到我生了小孩後，每每回到老家，我媽媽就會說：「你是不是都沒有煮飯餵小孩？不然怎麼那麼瘦？」，我奶奶也會說：「小孩本來就是要餵的，以前我們小時候吃個飯也是要1至2小時，跑東跑西，耗了很久才把飯吃完呢！」。而我家惟心與惟仁雖不至於被追著跑，倒也是任其自由玩耍，任小孩自己過來就口，一碗飯當然餵個半天，當然更談不上吃飯規矩的教養了。尤其是，每每我出差個一星期回來，我媽就會得意地說：「你看，我們每天餵，小孩長胖不少吧！」，接著就會交代我，回到台北後也要照三餐餵飯，小孩才會長得好呀！
也就是說，我家老一輩的觀念裡，小孩子由父母在後追著跑餵飯是理所當然的事，小孩子不吃飯是母親不去餵的責任，即使是這個餵食行為可以持續3小時，母親也要去做，不管多久時間與用盡各種方法，只要小孩能把飯吃完即可。在這種思維下，最重要的是「小孩子吃飽」最重要，根本不去計較小孩吃飯行為的適當性與正確性。每每見到各家庭裡，都是由餵養者在後追著小孩跑，長大後變成小孩在餐廳裡跑，因為小孩根本沒被教育應該如何認真吃飯的禮儀與訓練。
如我家的小孩，在被我媽與奶奶的分擔照顧中，我在感謝之餘，也不想去質疑吃飯方式的教育觀，畢竟在老一輩的觀念中疼愛小孩，深恐小孩挨餓受凍是最自然的親情，我為何要為此批評呢！但後遺症當然是得自己收拾囉！
於是，我家小孩的吃飯習慣就常跑上跑下、東玩西鬧，毫無章法地養成了，而我儘管好說歹說地企圖讓他們坐好吃飯，但在孤掌難敵四拳情況下，吃飯時間總是草率行事、潦草地結束了。
我常笑說，若我一直居住在台灣，小孩子的吃飯行為問題的確不嚴重，因為在台灣小孩子的飯桌禮儀是較不被重視的；但若在德國，單單是在家裡面與德國爺爺奶奶吃頓飯，搖椅晃腦、手腳齊來的餐桌禮儀就讓我心煩不已，常常為了糾正餐桌行為，一頓飯吃下來氣都氣飽了？若在此時，我公公說著：「屁股做好！」，我婆婆質疑問道：「為何他們吃飯是這樣子！」，那我就會心頭上一把火熊熊地燒起，真是難過的一頓飯呀！
在台灣的幼稚園中，我們小孩的吃飯行為還算規矩（比起其他小孩的情況），而與老師聊天的過程中，得知其他由爺奶、或是菲傭餵大的小孩，吃飯行為的問題更是嚴重，因為從小就被餵大，連自己拿湯匙盛食物都不會，更別說乖乖坐好的基本訓練。就連有些小孩已到5歲了，下課回家短短的5分鐘路途，還要菲傭推著嬰兒車來接送呢！
◆自由與尊重的養成教育
等我們的小孩來到標榜「自由、自主、尊重的快樂學習」精神的幼稚園時，雖然小孩們都被「允許爬樹」與自由地舒展身體四肢，但是進到室內必須「輕聲細語」、必須「緩步慢行」的基本禮儀都不被要求，小孩人人宛如脫韁的野馬，肆無忌憚地追逐玩樂，小孩們並沒有被要求適當的行為舉止，於是「自由」一詞又成了「放縱」的代名詞。
相反的，德國社會裡的小孩，儘管是在一個標榜自由與快樂的環境，但對「社會公義」的要求與注重，對公共秩序的維護，與人應對進退的禮節，見面握手的基北禮儀，小孩對自己行為負責的基本態度，遵守良好餐桌規矩等，在在地讓我不斷地深思台灣此時標榜自由與尊重的教育環境，的確是大大地經驗不足。
如我們常常跟阿爾卑斯山席協會的德國家庭組員們一起出外露營健行，一群二十餘個小孩自由地在野外環境裡遊玩，但搭帳露營時一定被要求要幫忙與協助，爸媽們都會對小孩講：「你要一起出來玩，你就要幫忙把裝備裝上車，還要協助把裝備抬下車。你要睡帳棚，你就要幫忙搭帳。你要吃飯，但不會煮飯，就要幫忙洗碗。」。
每每一群小孩們快樂地玩在一起了，托瑪斯一喊：「雅妮來幫忙！」，喊了二聲，雅妮氣嘟嘟地嚷道：「我都不能玩！」，還是得儘快地來到父母身邊，一邊生氣、一邊幫忙。
這一對托瑪斯與席夢娜夫妻，父親是數學老師、母親是兼職的音樂老師，兩人都主張平等對待小孩，於是雅妮與法比亞二姊妹從小就是喊爸媽為「托瑪斯」和「席夢娜」，他們對待小孩從不用父母親的權威來要求小孩，而是以平輩、平等與互助的理念來執行。比如家中環境的維護，人人要住，人人有責要打掃與協助，出外露營活動，所有事情一律分擔幫忙。你會好奇小孩幾歲吧！雅妮11歲，法比亞9歲，而雅妮因為年紀大、體型高，被要求幫忙的事情就多，這是「協助弱小」的理所當然，不用計較。
一群小孩玩得正高興時，各家父母呼喚自己的小孩來吃飯，各個德國小孩還真是乖乖地回來報到，各自在餐桌旁坐好吃飯，吃什麼？想吃多少？吃完前不准離座等規矩，各各行禮如儀。即使是小孩想中途落跑，父母一句：「你留在這裡。」孩子的屁股儘管多轉西轉，還是沒有離開座位，這種效果與習慣就是自小養成的教育。我沒有看見打罵，我也沒有看見高聲斥責，只是父母一句話，小孩依然遵守，這就是父母的堅持與教育的成功之處。
就在這種見賢思齊的觀摩之下，我們家的小孩從最初的坐不住、坐不久、坐不耐煩，到養成坐好吃完一頓飯，我真高興終於有點「家教」模樣了。而這功勞，當然不是爸媽的喋喋不休；而是他們自己看到別家小孩的吃飯行為，別家父母的要求態度，別家小孩的遵守程度，他們終於「自己知道」要守規矩了。
講到「自由地玩耍」，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小孩們無拘束地玩耍，但是在德國（我這邊）可還是有些規矩要遵守，比如：下午1點到3點是別人午休睡午覺時間，小孩不應該在院子裡大聲嬉鬧，午餐與晚餐時間更應該保持安靜。進入屋內，不可大聲與用力踩踏地板，因為有不干擾鄰居的義務。晚上九點過後，小孩們更應就寢了，不應有吵鬧與大聲啼哭聲等等。
常常，最讓我頭痛與斥責小孩，就是小孩太吵了，因為他們分不清「室內」與「戶外」該有的行為舉止，走樓梯還要蹦蹦跳，在花園裡大聲爭吵等。每每我公婆與老公總是說：「小聲，我們有鄰居。」，我們必須養成有維護社區安寧的「公義」道德。
德國，這是一個法律規定不准打罵小孩的國度，但也是一個極度要求小孩要遵守社會約定成俗的行為規矩的國度。
再談到「尊重」，台灣可能有二種現象，一是傳統打壓式不尊重小孩意願的父母。二是太尊重小孩而讓父母沒有置喙餘地的家庭。我最喜歡討論的是「相對尊重」的觀念，即「我們父母要尊重小孩，小孩也要尊重父母」。在我們要求小孩不能自己打開我們的皮包時，我們也要詢問我們是否能開小孩自己的書包呢！
我最喜歡舉我們住在紐倫堡郊區的朋友為例，漢斯爸爸是中學裡的藝術老師，依夢媽媽是小提琴家，他們到目前已生養了六個小孩，在現在的社會中夠驚人吧！老大文森已16歲，最小的奧古斯丁才1歲。我們在他家作客時，小孩們學期剛結束，拿成績單回家了。我們還在客廳裡聊天時，小孩已跑到花園裡遊玩了。
媽媽此時從窗戶邊問道：「成績單拿回來了嗎？，你『允許』我看你的成績單嗎？」。
老四哥斯大回答：「好呀！但我現在要玩這個。」
媽媽接著問：「那你『允許』我打開你的書包，你『允許』我自己拿嗎？」。
小孩回答：「ya」後，媽媽才去打開書包、取出成績單來看。我在現場親眼聽到與親眼目睹媽媽尊重小孩所有物品的對待態度，的確讓我敬佩！
因為，許多台灣的媽媽們，早就自己、自行把小孩的書包打開，取出成績單來看，那還要詢問與等到小孩的允許呢！就連我的方式，我也是會出聲詢問小孩：「我『可以』打開你的書包嗎？」，但絕不會使用到『允許』這字眼（在德文中「darf ich……？」的確比「kann ich…..」要強得多了，這就是我與德國媽媽對「相對尊重」的強度差異。
我們總是說要尊重小孩，相對地小孩要尊重父母，媽媽問：「我被允許開你的書包嗎？」，小孩也要問：「我被允許開冰箱嗎？」、「我被允許現在拿糖果吃嗎？」、「我被允許現在看電視嗎？」、「我被允許現在玩電腦嗎？」等。當我們要求自己去尊重小孩時，小孩也被要求要尊重父母的意見。
孩子想要吃冰淇淋，我婆婆一定問說：「你有問過媽媽允許嗎？」、「你有問過嗎？」、「媽媽說可以嗎？」，當然，我與婆婆都是允許的，但訓練與要求小孩要「問」並得到允諾的過程，就是家庭教育呀！就是教會小孩也要尊重媽媽與接受長輩們的意見。
以前，我總是認知到我要尊重小孩，由我婆婆與週遭的德國朋友身上，我才學到小孩也要尊重父母。父母尊重小孩，小孩尊重父母，這才是真正的尊重。父母們的重責大任，就是教導小孩尊重父母、尊重長輩、尊重社會、進而尊重眾生與自然。
於是，這就解答了我的疑惑，為何台灣一個強調尊重的教育環境，孩子們還是不懂得尊重呢！原來，父母與師長們並沒有教會小孩要學習「相互的尊重」，而這才是真正的尊重呀！
◆獨立的個體 相互的尊重
我們總是強調小孩是一個獨立的個體，父母要尊重小孩；但當小孩肆無忌憚地吵鬧或是搗蛋時，我們當然不能以「現代的小孩就是這樣！」一詞來搪塞，或是抱怨「現在的小孩都不聽管教」一詞來敷衍，我總覺得「小孩是要被教的」，但問題是如何教呢？尤其是處在不准打罵小孩的社會裡（台灣也是呼籲『建立一個不打小孩的國度』，德國更是法律明文禁止父母打小孩，英國據報導要開放父母可以有權力適度地體罰小孩。），父母們如何負起教養的責任呢？
我一直在摸索方法，也一直在觀察德國父母對待子女的態度，其中「處罰」是一定有的啦！但這種「處罰」不是「體罰」，而是處罰待在房內、坐在椅子上或是床上、沒收玩具、禁止外出、不准看電視、不准打電腦等，都是處罰的方法。但我一直要學習的是，如何從認知小孩是個個體，到尊重大人們的意見，到承擔自己搗蛋後果的責任之間，該如何地教導與教育小孩呢？以下我提供三個例子與經驗：
（經驗一）公婆的責罵
剛開始與我的德國公婆們相處時，每每小孩吵鬧或是踢壞草坪時，我公婆就會大聲詢問小孩：「為何你要這樣做？」，「為何你不能安靜個五分鐘呢？」，每回他們一責備小孩、一斥責小孩，我就會很難過，因為我總覺得「教不嚴、母之過」，我公婆大概又會質疑我沒把小孩教導好了，因為他們老是說：「我對他們太好了，我太溫和了」。但我心裡除了難過，還會抗議「我為何要在你們面前責罵小孩」，我總認為小孩的面子也是要顧全的。
直到最近，我才真的體會，我公婆的斥責小孩是真的把小孩當成個體，真的要他自己去反省過錯，而不是怪我沒有「教好」小孩。但在我的文化背景下，我總很自然地把小孩的過錯攬在身上，不知覺中加深很多心裡的負擔，腦海裡總會浮現以前所聽過的印象，如某某某的母親總是到學校道歉，父母總是為子女道歉等情節，原來這是不必要，父母是不需要為子女道歉的，小孩必須從小去承擔搗蛋的代價。
（經驗二）小孩要坦承認錯
第一次我們跟阿爾卑斯山協會的家庭們一起出去露營時，小孩們在玩耍中，我們惟仁的習慣性動作推了法比亞一下，於是法比亞哭著跑去告狀，我在一旁靜觀其變，看Thomas如何處理呢？
只見Thomas詢問怎麼回事？是惟心還是惟仁呢？當問清楚是「惟仁」後。
出聲叫：「惟仁，過來一下」。我們惟仁當然磨磨蹭蹭不想上前，一直回望我。我說：「去呀！Thomas叫你」。等到惟仁到Thomas面前，低頭不語。
Tthomas問：「惟仁，法比亞說你推她，有嗎？」，惟仁輕輕地點一下頭。
Thomas再問：「為什麼要推她？是在玩嗎？玩可以推人嗎？」，我們惟仁就在Thomas要求看著他，又點頭又搖頭的回答中，靜靜地捱過那難堪的一課。
最後，Thomas說：「那你應該說什麼呢？」
惟仁說：「對不起。」再問法比亞：「你聽到了沒！」結束此一局的仲裁。
過了半小時，變成雅妮推了惟仁一把，惟仁逮到機會了，一直說要去告訴Thomas，我本想息事寧人地阻止他，但我也很好奇Thomas又會如何處理呢？就在惟仁前去告狀時，雅妮已經急得哭了，但她爸爸依然不為所動地說：「雅妮，過來，惟仁為何會說你推他呢？」於是，雅妮一邊哭、一邊大聲地說怎麼一回事，而爸爸依然冷靜地表示：「慢慢說清楚，不需要哀嚎。」等到爸爸聽完雅妮的解釋後，接著說：「那你要對惟仁說什麼？」。
雅妮說：「對不起。」再問惟仁：「這樣可以嗎？」，最後並讓二人握個手，結束這一場的紛爭。
對這一種完全沒有動怒、完全沒有責罵，全然是冷靜與平和地讓小孩自己去承認錯誤與道歉，我實地看過後，的確很汗顏！我們父母或大人們似乎太急於去論斷是非，或是主導這過程，事實上小孩們的紛爭本就難有對錯，大多是不小心的疏忽導致，很少有故意去打人的行為，我們父母是否真誠的撥出時間來聽聽小孩的解釋，並引導他們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主動道歉到握手言和，這都是需要學習的精采經驗。
就在這一次次的引導經驗中，我們惟心與惟仁與外界的所有小孩，不再發生推人或打人的侵略性行為，我還真高興呢！但在家中，還是會三兄弟吵成一團，這又是彼此爭寵與比較的競爭心裡，這又是另一課題了。
（經驗三）惟心踢別人的車
週日早上，我們總是讓惟心與惟仁去買早餐的麵包。一天早上，在兩兄弟買完麵包回來後，電鈴響起，是隔壁鄰居媽媽有事找我老公。我老公應門後，接著叫出兩兄弟，在門口接受鄰居媽媽的質詢。
媽媽問：「你們剛剛二人去買麵包，很棒，對不對？回來時一直在講話對不對？但為何要踢路邊的車子呢？」。
在我還搞不清楚狀況時，鄰居媽媽已找上門，知會我老公在一旁聽著，直接詢問小孩「為何要如此做？可以這樣做嗎？這樣做對嗎？若是相反的，由她來踢我們的車可以嗎？這是被允許的行為嗎？這樣好玩嗎？」。
讓小孩直接去面對事主，是因為我不知道情況。但鄰居媽媽直接把小孩當成真正的個體，必須為自己所做的事直接面對她，不是怒氣沖沖地責罵小孩，反而是嚴厲而深刻地詢問小孩「對與錯」的是非，勇於承認是誰（惟心還是惟仁）去踢車子？是誰需要道歉？是誰需要承擔道歉與責難的勇氣？
這一過程，雖是我始料未及，卻也給他們倆上個寶貴的一課。鄰居媽媽從頭到尾，都沒有問過父母一句話，也沒有要父母說話或是道歉；直接向小孩詢問，要小孩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踢車是他們自己做的，不關父母的事（當然，若是嚴重的賠償問題還是得父母出面。），他們自己得向她解釋、與道歉，並確定不會再有踢她車的行為發生。就是在這種真正把小孩視為個體的情形下，鄰居媽媽不會要小孩的父母承擔小孩的行為後果，不會對父母們責難，而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尊重小孩是一獨立個體，小孩要自己去想行為本身的對錯，自己去想是非判斷的標準，自己去承擔道歉的勇氣。
◆可以坐餐桌 無法坐書桌
每個人總有優缺點，每個社會也會有優缺點，我在德國社會中看到尊重與自由的這一面，相對來說也看到自由與自主的另一面後果。這裡我就要談到台灣與德國對上課學習這二方的差異。
德國從六十年代的學運思潮之後，這一批標榜著自由與自主學習理論的德國人，他們在深刻反省過二次大戰與社會冷漠的病態後，並不希望再教出一批只知「服從權威」、「服從國家集體意識」的追隨者與人民來。於是德國社會的主流價值，在深思之餘也轉向以「兒童主動思考」的學習為主，強調「快樂學習」」的教育理念，小孩子上學要求是「輕鬆」而「愉快」的學習經驗，小孩子在學校不要求「嚴謹」的功課進度與學習效果，如小學低年級的每天2-3小時的上課時間，緩慢的上課進度（一整學年還教完全部的德文字母），以及一年級只有老師評語的成績單（沒有任何分數的評定標準）等，幾乎可以說是「毫無壓力」的學習過程。
更因幼稚園內強調「遊戲理論」與「角落教學」的學習理念，小孩子在幼稚園內都可以任意走動、隨意而行。到了小學，小孩在課桌椅上同樣耐不住、坐不久，小孩們任意講話、隨意發問，稍有訓練過的小孩懂得舉手發言，但更多的孩童是恣意而行，上課秩序很難維持住一片安靜、守秩序的景象。
而我就因為在中文學校內教書，看著一年級的小孩人人晃動，到四年級的學生人人搶著發言，那種紛亂的差異，實在是與台灣所要求的班級上課秩序差太多了！但這不只是我們學校而已，幾乎每個德國學校的老師都在感嘆與煩惱上課秩序的凌亂與鬆散。但在此地，小孩子從小在學習的過程中，幾乎不會被要求要「安靜坐好」、「不准講話」，以及台灣環境中熟知的體罰與打罵，於是學生們的走動與亂動似乎成了常態。以此種上課模式，複製到我們中文學校來，人人就會感嘆上課秩序真亂呀！老師如何教呀！老師說一句、台下說十句，老師除了教導中文知識外，也要勤於維護上課秩序呢！
在台灣好動的小孩，常被冠上「好動兒」的說辭，以此標準來看德國的班級，哎呀！大概有班級的一半以上學生都會是過動兒了。於是，德國老師們在沒有學習壓力與聯考制度壓迫下的教職工作，人人煩惱的是如何引導孩童「主動」而「被吸引」地「快樂學習」呢！答案當然是「難呀！」。
而為了讓小孩「講其所當講、動其所當動」，我們為人師表就努力發問，勤於讓小朋友到黑板上書寫表現，以發問與引導的思考方式，取代傳統「老師講、學生聽」的舊有模式。但這種上課方式，還是一人老師負責十位同學的理想狀態，面對德國班級每每有二十餘位的小孩，師長們當然疲於奔命囉！更別提台灣學校裡，若是有三十位、四十位的同學，更是亂上了天啦！
至於回到家寫功課，也絲毫不見師長們的提醒－在書桌前，身體脊椎挺直，坐好，寫字，看書距離保持幾公分？等，許多德國小孩的作業，常是趴在地板上寫成的，根本連書桌根本都捨棄不用的，讓我看了也直搖頭。更別提，我們常強調的視力保健、預防脊椎側彎的坐姿正確與否了。 

就因為我自己也當了老師，不斷觀察與計較德國與台灣教育環境的各種差異，讓我有了深刻的心得感想，總覺得奇怪：「為何德國小孩餐桌秩序如此棒，但上課書桌秩序如此亂呢？」，而促成了此篇的觀察文章，「台灣小孩無法坐餐桌，但可以坐書桌！德國小孩可以坐餐桌，但無法坐書桌！」，回應到文章最初的題目「可以坐餐桌？還是坐書桌？」的思考點。
當然，此「坐」並非是指小孩坐在餐桌或書桌之上，而是小孩們是否能在餐桌與書桌前「坐好」，進而學習伴隨餐桌與書桌而來的一連串的「適當」行為舉止與禮儀尺度。但如何督促與誘導，如何讓孩童們的餐桌禮儀與書桌秩序並行呢！總結一句，還是回到教育的根本環節，家庭教育很重要呀！沒有適當與堅持的家庭教育，小孩的行為舉止就是「自然」而「奔放」的言行表現，只讓人直搖頭地感嘆！
